
B!!"#!年 $月 #%日

星期一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刘伟馨连载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
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作为
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
前后以及解放战争中、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
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
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
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
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
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
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正因为如此，朱谌之
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 !次，从未发现，从
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
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
有材料称，吴石进入台湾后中共地下组

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这纯属虚构。也
有资料称，吴石是战斗在台湾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并且是中共特别党员。这是离谱的说
法，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吴石没有在组织上
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
刻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台湾，吴石并不陌生。且作为福建

人，对台湾缘更亲、情更深。其实，"#$%年在
台湾回归前他就牵头“闽台协会”，为台湾回
到祖国怀抱提前准备。早在 &#$'年 (月，他
第一次来到台湾。当时，在台湾刚发生二二八
事件。受蒋介石的指派，“国防部长”白崇禧率
领一个由军、政大员（包括蒋经国在内）组成
的代表团到台北，调查事件始末经过，进行
“宣慰视察”。吴石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了全
过程。在台湾停留三星期后，白崇禧对台湾全
省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国民党对二二八事件
的处理，将“秉持和平宽大的原则”，残暴的军
事镇压至此告一段落。为平息愤怒的情绪，国
民党当局准备调整台湾的主官。这时，白崇禧
极力向蒋介石推荐吴石出任台湾警备区司
令。蒋介石知道白崇禧被誉为“小诸葛”并非
徒有虚名，不能不多加戒备，对吴、白之间的
关系早有耳闻，自然不予首肯。吴石的台湾之

行让他直接感受到进步的力量和
作用。回大陆后，曾对吴长芝说：
“台湾事件是倒蒋行为，有进步的
作用。问题在于陈诚要掌握台湾，
肯定还要用镇压手段。如果进步
力量有办法派些人员去台湾工
作，这倒是个好机会。”这次台湾

之行，吴石与台湾结下不了情。
&#$#年年底，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

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
得十分敏感而危险。这些残余力量中不乏国
民党中的精英分子和忠诚的骨干人员。他们
看来“汉贼不两立”，更加仇视共产党，在岛
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台北街头、火车站、
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
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
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在台湾的特
务并非等闲之辈，特务之多之恶已达到令人
发指的地步。原来只在台湾设立一个站的
“中统”和“军统”组织悉数搬到台湾。原来只
负责搞军事情报的各军种、兵种的第二处
（即情报处），此时也插手社会治安。再加上
省保安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等，甚至连
“国防部”的技术总队都在抓人、办人。在有
限的台湾岛内，横行着“调查局”、“保密局”、
“军情局”、“宪兵”、“总政战部”、“国防部二
厅”、台湾省警务处等多重特务体系。特务机
构在各阶层、各部门、各团体遍布眼线，并在
政府部门和学校中普遍设立安全室。从党政
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
特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特工系统中，
仅就警察系统而言，其规模、权限就到了惊
人的程度。全岛有 &)万多名警察，分属于台
湾省警务处、*) 个县市警察局、+' 个分局、
&+'个分驻所、&*!#+个派出所、%)*'个警勤
区，警察网遍布岛内各个角落。加上另外系
统的特工人员，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
和特务的监控之中，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
怖之中，对中共地下组织构成极大的威胁。据
陈宝仓之女陈禹方回忆，在她每天上学的路
上，常能看到呼啸而过的军车，车上站着成排
被五花大绑的人士。

在这种情况下，&#%)年新年来临之际似
有不祥预感的陈宝仓将军决定让家人撤离，
移往香港。就在家人离台不到三个月，不幸就
发生了，后文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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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去寻访当年爷爷在上海的发迹之地

穿长衫的干笑着：“兄弟你说得有道理，
有道理。你咋知道黄道婆是上海一带的人，我
还不晓得哩！你算中国通！本人佩服，佩服！”
边说边退场，自己找台阶下，脚底打滑，赶紧
往餐馆大门方向溜了。马克和苏阳就这么成
了朋友。

被爷爷说动心的那天夜里，在
苏阳租借的地下室里，马克就着道地
的美国小吃爆米花，喝光了苏阳从中
国带来的一小瓶精品二锅头，很郑重
地宣布：“我要去中国！去上海！”
苏阳不在意地答：“想玩玩，就去

呗。”马克郑重地说：“我不是去玩，我
要到上海安家。对，照你们的说法，
是去扎根。我还可以去找你美丽的
妹妹！”

苏阳警觉起来，坐直了身子：
“你疯啦！我告诉过你，我母亲绝对
不会同意我妹嫁老外。”前些日子，
马克看到苏阳妹妹的照片后，就开
过玩笑，说苏阳妹妹漂亮，他想追。
当时，苏阳以为他随口开玩笑，隔
着太平洋，如何追？
苏家是医生世家。到苏阳父亲成年的时

候，中医不吃香了，苏阳的爸就留学日本，
学了西医，成为上海著名的外科专家。老爸
对子女的培养比较开放，随他们凭个性发
展。小时候，苏阳喜欢美术，妹妹苏月喜欢
音乐，老爸就丢钱出来让兄妹俩玩。苏阳的
爱好坚持下来了。苏月则没长性，学钢琴，
学提琴，还练过美声和芭蕾，结果全是半拉
子，考大学时连加分也挨不上。

马克傻呵呵地乐起来：“我没那么可怕
吧。我知道你妈认为中国女人吃不消外国男
人。哈哈，上海的漂亮女孩不会只有你妹妹一
个吧，我就不能另外找？”
马克这才把爷爷的意思告诉了苏阳，同

时希望苏阳也能回老家去，与他搭伙，共同
找机会发财。苏阳来美国这些日子，觉得要
在艺术方面混出头，很不容易，心里已经有
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只是面子上下不来，回
家没法向朋友们交代。听了马克的提议，觉
得是打回老家创业，面子上不难堪，苏阳就
痛快地答应了。他手头还有两个小小的展览
正在筹备，打算结束后就打道回府，与马克

先生共谋大事。
这天早晨———当然是马克居住地上海时

间的早晨，苏阳从纽约发来一份电子邮件。
打开邮件一看，正焦急地等待他飞来的马
克，被大大地泼了盆冷水，心里顿时不爽。
那小子竟然说，暂时没法回上海了。理由很
简单，当苏阳打点行李，打算归国的时刻，

一个意外的机会从天而降。有位富
裕的美国老头，在唐人街吃点心的
时候，偶然注意到饭店里摆设着的
苏阳的小画展；他放下筷子，走到
画板旁，仔细地看了半小时，并与
等候一旁的年轻的中国画家攀谈起
来。他说，非常喜欢苏阳的人物画
的风格，既有欧洲庄重的古典意味，
又有东方飘逸的浪漫情调，他愿意
出好价钱，邀请苏阳去家里为妻子
和孩子画肖像。这么难得的机会，
是苏阳到美国以来头一次撞见，苏
阳如何肯放弃呢？

马克面对电脑屏幕，嘴里咕噜
道：“重色轻友！”同时把这个中国成
语打入电子邮件，以表达对苏阳没
有按照约定回上海的抗议。

马克想象着苏阳读信时苦涩的笑，心中
多少舒服一点。丢开鼠标，他又忽然大悟：
“重色”二字用得太有创造性了！他记得苏
阳为他解说过佛学中的“色”“空”二字。
“色”可解为“有”，空可解为“无”；前者
偏于物质，后者偏于心灵。这么一说，“重
财”与“重色”也算一家子了。哈哈，以其
人之道治其人之身，马克感觉痛快，痛快！
他的自我感觉，到上海以后，他的中文水平
越来越没得说了！
痛快是一阵子的事，沉闷的日子依然需

要打发。在街上的点心店吃过中式早饭，马
克没有方向了，实在是闲极无聊。他想了好
一阵，决定也来玩一把怀旧的故事，决心去
寻访当年爷爷在上海的发迹之地。爷爷给了
马克一张颜色暗淡的照片，不知在抽屉里摆
放了多少年月的老照片，边角上有几处缺
口，也许是什么虫咬过吧。青年时代的爷
爷，与马克一样高大英武，身板笔直地站在
一幢欧式的小楼前面。爷爷说，那是他当年租
住的房子，他住二楼，底层的客厅兼做他的奶
粉批发行。


